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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迎新：大家好。陈大志先生的作品有一种个性的艺术表达方式，那么有这种中国水墨这样一种意境，还有光影的表达，我想这种表达方式和这种艺术创作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听听专家对于整个他的作品，包括这种风格，还有包括摄影与绘画的关系，包括如何运用我们摄影来传承我们的一些传统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承这样一个话题，我们也想听听各位专家的意见。

    那么下面我想我们把时间都留给各位专家，我想先请我们德高望重的陶咏白老师，陶咏白老师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在艺术评论家，在业内也是非常有声望的，我们先请陶老师来给我们发言，谢谢。

    陶咏白：不好意思，我就是抱着学习来的，对摄影不通。 当时我在电脑上看到陈大志的作品，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老头，一定是个香港的，台湾的，就是给我留下这个印象。所以我今天有好几个惊喜。一看这么年轻，40来岁，而且作品这么成熟，而且才知道他是搞理工的，是个票友，竟然是如此专业，所以挺惊喜的。他的画一进展览馆，就看到一江山水，我想这不就是水墨吗，一点摄影感觉都没有，所以我很怀疑，当时很怀疑，我想他肯定是摄影以后加笔墨，结果我看还不是，还真是搞摄影的技巧。

    还有我发现一个惊喜，我终于看到了我们古人多么的厉害，在摄影机下面看到的画中国的画点，皴法，在摄影机放大以后还真是那么回事，我们古人没有摄影机，他们就由自己的那种灵性感觉画出各种各样的画法，我这次来了以后觉得收获非常大，开了眼界，非常感谢。

    那么我是搞绘画评论的，所以对摄影我评论不出什么，因为我就觉得同样是个视觉艺术，是姐妹艺术，摄影跟绘画是姐妹艺术，都是舶来品，都是从国外来的，中国油画从大概是，到中国来已经500多年，一般来说明朝利玛窦带着圣母像过来了，其实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些洋人到中国来，一些传教士到中国来，在门板上画了许多油画，应该是更早一些。我看大志的画我就觉得那么文气，为什么我有这个印象，太文了，文人画，就是完全是过去文人画的一种传统，所以我就觉得一定是一位老先生，没想到这么年轻。那个时候这个洋人画的跟真人一模一样，画的跟真的一样，可是非常的逼真，不露画笔，就是太匠气了，不露画笔，所以这个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
    但是因为摄影的发明，使我们这个绘画的道路改道了， 就是从19世纪以后开始绘画不断的向现代发展，从印象派以后，印象有光，照相机也有光，印象派是把色彩分解用在画布上，照相是真正的还原真实，这样发展各种各样的，表现主义，立体派，抽象派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肯定绘画，作为我来讲，我一看到画画太像照片，太客观，你主观怎么理解的，有的时候画画，你看到很多知名的画家画的那个人非常的细腻，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可是你看他没有精神，所以这个绘画要活，人的生命要表现出来。艺术必须是你手工跟自己的内心揉在一起画出来的东西才是艺术。

    所以现在很多绘画，我们中国出现了油画的意象油画，那就是围绕老祖宗的写意精神，似与不似之间，这个东西画出来的人、物， 更强调神似胜于形似， 这才跟西方一些绘画拉开了距离，今天的意象油画基本我们画家走这样的方向。 我们中国人思维方法等等方面也不可能绝对走向抽象，因为我们是象形文字，不像西方ABCD完全是抽象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从语言出发，我们也不可能是太抽象。

    从大志摄影当中我觉得是向绘画靠拢，他是向艺术发展，追求艺术化，看他的作品我就想起我小时候看郎静山的作品，在我心里很崇高，他的作品就向水墨靠拢，开辟一条中国自己的路，我觉得大志黑白摄影是沿着郎静山的路走过来，他完全是有自己现代的一种手法， 加入他新的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生等等的看法才出来的照片，说老实话我很怀念过去的黑白照片，感觉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就像我到桂林去，我在照片上看这个桂林漂亮，阴雨蒙蒙，虚虚乎乎，神秘得很，我到桂林大白天一看，这桂林那么难看，很难看，也没有青山绿水的感觉，所以一览无余很难有艺术的感觉。

    我说大志作品是用追光逐影的镜头显现了有情有调的生命乐章，这种情调妙在黑白两个颜色，充分表现了中国人内涵，含蓄内在的性格特征，中国人是这样的，比较内涵，他这个黑白两色可以把这个包罗万象的五颜六色包在里面。所以中国水墨画就是黑白两色，这种概念化的色彩也代表中国人的深层的心理， 避开了客观的对象的变化的描写，采取的一种比较相对永恒和稳定的色彩观念，这是黑白的色彩。所以代替了色彩，用这种色彩代替了平时我们看到的色彩。 而变成黑白以后就带着自己心里的文化素质，文化素养，是信念也表现出来了。

    所以这不是一种光摆脱色彩的过程，而是中国的哲学，生命精神在绘画理论当中不断深化的过程，形成了东方的水墨精神。老庄就是反对很花哨的色彩追求，讲究朴素的美，老子说五色令人眼盲，眼睛看不见了，孔子说的是要会视后素，画的素的，很素雅出来，这都是跟我们水墨画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黑和白，阴和阳的相合的过程，也是在合的融入当中，一些对立的色彩进行调和，这个也就是中国哲学最高一种原则。我觉得大志选用黑白这样一个我说的水墨精神，黑白这样一个精神来表现他的摄影，有他自己本身的原因，从老庄理论来讲也真正是中国的文化的一个渊源。

    所以在这样进行下来，形成一种神秘的一种深层的清秀的黑白之美，展现宁静纯粹的大自然， 表现一种沉静的精神世界 ，就成为一种更深邃的一种超然于自然之上的精神的存在，超越了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水墨精神就是以黑白阴阳调和的原则上创造一个纯粹的精神世界，包容了一切，具有强大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今天看大志这些作品，使我得益不少，我觉得他是在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技法等等，使中国这个水墨精神的黑白摄影进到个新的层次，表现中国水墨精神这么一个摄影作品是中国的，所以在这个世界多元文化中间希望大志能不断努力确立我们中国摄影的地位，谢谢。


    陈长芬：我进了美术馆这个殿堂里面，请允许我当一回艺术家。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艺术范围上，站在平台上很多事情都是包容，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从这个角度出发看大志的作品，我体会到， 一个是中国精神，第二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清醒的，非常平和的一种意境。那么看大志的作品以后我觉得能感受到，给我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

    那么首先我们谈到一个，我今天看到他的所有作品非常平和，其实他取的一些素材都是很平淡，没有特别的光线，没有特别的早晚，没有特别的色彩，没有特别丰富什么东西都不要，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抓起我们心灵里的那些东西，我认为这是艺术的素质，艺术的语言已经基本存在。至于怎么表达，怎么呈现，用什么材质，用什么电脑，用什么软件那是第二个问题，是表达的方式，表达方式我们说几天的我们的艺术已经很广阔了，海阔天空，你想怎么做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大志的作品我觉得不要把他放在一个摄影的角度上，应该把他放开，放在一个摄影艺术，或者艺术摄影这个角度来看，看是不是对他的未来，对于他作品的走向我想可能会好一些。 所以我把大志的作品放在当代艺术，不是放在传统意义上的，为什么？因为在当代艺术里面很重要的一条一个是颠覆，颠覆传统，颠覆你的光线，颠覆你的色彩，颠覆你的构图，颠覆你的线条，不要线条，那么这一点就是甚至有的不要层次，这都是一种颠覆性的。

    说大志的作品要想有更大的深度，离开我们这个圈子里头应该也学术，这个学术从哪而来？不是照搬我们水墨画，不是照搬我们油画，也不是照搬摄影作品，应该有现代重新建立中国当代，包括中国元素，中国精神，中国美学，中国哲学这一连串东西打包在一起，捆绑在一起来谈。我们今天中国的摄影作品需要在国际这个平台上有话语权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的难度，如果今天没有这种学术，没有这种学术作后盾，没有权威，没有权威的媒体，没有传播性都没有用，我们沟通不了。 如果谈到艺术里面讲中国文化，讲中国的美学，讲中国的美学哲理等等，我认为今天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

    最后一句话，一个意思，我希望不要把大志的作品和中国的书法，中国的绘画，中国的水墨混为一谈，一谈像某某国画，像原代的，像隋唐的，如果这样我们摄影是很悲哀的，因为我们摄影包含很多科技在里面，有现代艺术，有时代风貌，这些东西今天怎么把握，我们做摄影，我们艺术家应该考虑这些问题，所以说我们有个很大的误区，我为什么讲话躲躲闪闪，我想讲一句话，过去很多人讲话这照片像油画，这幅作品像水墨画，完了，摄影白干了，谢谢。

    赵迎新：我觉得每一个作品它作为摄影还是绘画，作为艺术作品来讲，我觉得这种个性的表达是，强烈的个性表达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和每个人的作品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和他都有自己的这样的对于他的这种精神，包括他的一种哲学思想一种表达，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李元：首先我要感谢这次中国摄影出版社跟数码摄影杂志社邀我到这来。而今天我看到了陈大志老师的作品，刚才陈长芬老师我们也是多年在一起了，我们也有很多的沟通，我也很同意他很多的话题，那么刚才陶咏白老师，她又从传统上来讲了。那么现在我想讲的是， 从数码摄影发展以来，今天摄影可以说是最广泛应用的，每一个人都会拍照，不用相机就可以拍照，什么东西都可以拍，什么东西都可以做， 也正因为这样每一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画展，有不同的想法，陈大志老师这些作品不仅仅是表现出他对于摄影的新的一种做法，也同时也说明了，摄影本身还是有很多发展的余地，并不仅限于大家目前所接受的而已。

    对我来说，我个人觉得摄影一个最特殊的一点，跟其他媒体来说最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摄影的纪实性，那么纪实是不是一个就是记录，那么这个问题我就想跟摄影的题材有很大的关系，你假如说拍人物的话，一个人物脸色，他的表情就是这张照片的故事，可是风光摄影你去看真正说起来，风光摄影应该是远超于记录，什么道理？我们可以看到从李白到毛主席，他们的诗词，以至于朱自清写的荷塘月色这些都是实际的景色，可是实际的景色可以有更深的体会。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摄影的人应该要更多的追求，原因是什么？刚才也谈到了，虽然说油画传到中国已经500年了，可是也说到了西方人对于绘画也好，一直到后来现代派的以前，西方人视觉的媒体都是一个记录，可是在中国文化里面，这个绝对不仅仅只是个记录。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摄影发展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的话，虽然发明在西方，而且发展在西方，我们必定要了解它跟中国文化的接轨。那么刚才也谈到了，现在事实上刚才讲到陈大志老师的作品到法国去，法国人也接受了，其实跟国际接轨是经济上的接轨，而不是文化上的一种求一个共同性。真正再说远一点，八卦虽然说天地山水是风光摄影的题材，八卦还有风雷水火，这表现的是动态，这个在陈大志作品里面也表现出来这一点，所以因为有动态的关系，才会使得风光摄影的含义绝不仅仅只是记录而已，这一点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能够做到更精确，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画很多人讲八大山人的画就是今天的超时代的现代主义的画，他的作品并不是说就是题材来解释的东西，所以这种事情在中国文化有这么深的这种情景，我觉得我们就是需要要考虑到。中国人讲意境，什么叫意境？中国的意境就是说一张照片，对它的理解有更深的情感。随着数码的发展， 我也觉得很高兴看到中国摄影出版社这次能够支持这方面。因为在过去中国，郎其山作品被人骂的一塌糊涂，原因就是觉得他不够纪实，其实就是说纪实并不表示记录，特别是在风光摄影方面来说。拍摄风光照片不仅仅是一个景色的记录，因为跟景色记录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异，就是说照片是有画框的，不管多大总是有画框，可是景色是没有画框的，如何要把一个有画框的画面能够表达出一个感受来，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种追求，这也就是说从构图也好，从各方面的这种现实追求，让人家觉得这个里头你看到了就有一个感觉 。说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这个作品，陈大志的作品就说明了他把中国文化带进了摄影作品，不管说他的作品怎么样，纪实到什么程度。国外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确是随着中国的进步也希望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了解，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的摄影界应该是从这方面来找寻，不管它是一个纪实的表现也好，是色彩的表现也好，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数码的描写也好，更重要就是要把中国文化的内涵表达出来。

    李少白：陈大志作品我以前没看过，今天我看了他的展览，看了他的画册我想举音乐上的例子来说，比如说一首本贝多芬的曲子，或者肖邦的曲子，乐谱没有改，不同的演奏家表现出来还是不一样，唱歌也是，青藏高原李娜唱，或者韩红唱还是有区别，我就觉得陈大志在他那个，如果用音乐打个比方来说，我觉得陈大志让我看到从乐谱来说没有多大改动，没有说新曲子，但是唱法不一样，他的表现不一样。陈大志他自己给自己定位，墨影画韵。 我觉得不管是画还是摄影，都是一种视觉艺术，平面视觉艺术，我觉得不管像画也罢，或者画像照片也罢， 就是他整个在艺术上的表达，他下了工夫的，考虑到比如说墨，墨影，听，动，还有分布。陈大志这个作品对我来说也有一个启发，就是说艺术，我过去更多往艺方面去，术不太重视，我也轻视了，但是现在我觉得不能轻视，这个术也有无限的，刚才有人问我，怎么弄的什么什么，做后期没有，问我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没必要研究这个问题，后期做也好，没做也好，总而言之那个过程干好事就得，别问干什么什么， 但是他是在表现上下工夫了。亚当斯的作品我在没有看过亚当斯展览之前，我觉得亚当斯作品一般，因为我觉得亚当斯作品没有什么特别让你觉得新鲜的地方，但是在美术馆那次，就这个美术馆我看的时候，非常震撼，他把技术美发挥到极至，一块石头，你看画册就一块石头，到跟前拍张照片就不一样，所以技术我认为摄影的技术在不断的往前发展，技术上也很重要。刚才听到李元跟陈长芬老师讲话对我有一些启发，我就觉得第一，他是画意，第二，他用摄影表达画意，而且工夫下在影像上，我个人认为还是很成功的，也对我有启发，以后我也得好好的对科技重视。

    王建军：接到参加座谈会这个通知很仓促，原来我也不认识大志先生，也没听说过他的摄影表现，刚才听了各位老师和专家的一些发言，我有个想法，就是我们在讨论大志先生的作品的时候，不要就摄影来谈摄影，老是离不开摄影，陈老师说的一句话非常好，从文化这个角度来谈是否思路就会更开一些，今天熊伟先生发言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了解他，我觉得这才是最真实的发言，不是拿着稿子念半天，说来说去还在纠结技术，还在纠结绘画与摄影，没有任何意义，这是我的感觉。

    实际上我对于摄影的理解，摄影所反应的是自己个人的一种感受和感悟，因为我也从一个爱好者，80年代李元老师认识的时候，我对摄影突然感兴趣，到后来陈老师的“日月”、“长城”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原来文章写到，我是看着陈老师的“日月”，“听着”于云天老师的“钟声”，走入了摄影世界。 今天参加这个会我觉得确实对我来说也有一个思考的过程，今天我在会场上，不光在会场上，下面讨论时候很多人问有没有后期，有的还在技术层面纠结，我觉得这个没太多的意思，数字影像的进步刚才已经谈到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拍片子，尤其你看摄影那种泛滥，比赛的这种不断的翻新，弄来弄去还是在摄影中转圈，今天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成熟的、有思想的这种艺术家和摄影师的那种感悟。今天也谈到一些技术上的，就是说国画中间的一些技术上的东西，比如笔触、泼墨等等，我觉得这都是技法，真的是个技法，真正这个作品能给你带来的是你的个性、你的思想、你对自然这种理解。为什么陈老师经常挂的一句话，我不是摄影家，我是艺术家，实际上他给我们揭示的，所提醒的，我们都不要站在摄影这两个字眼上审视你的拍摄对象，这很容易走死。前些年我走遍中国西部，我用6年时间走遍了美国西部，我把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不同的哲学观对待自然的这种理解进行了整合和融合，再回过头来再看我们中国的时候，眼光是不一样的。当然，我对大志的作品也有一些看法，很多东西和别人种东西，你说完全区分开了我觉得还没有，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 。

    赵迎新：谢谢王建军老师，因为刚才大家谈到了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不能就摄影论摄影，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请到一个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张克明先生，他原来在NHK做过多非常有名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纪录大片，我也希望张克明先生以国际视野和其他领域视野谈谈他的看法，谢谢。

    张克明：谢谢，过奖，首先很感谢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我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一直拍自然纪录片，但是我在日本是学广告摄影，从广告摄影转为纪录片导演，在自然界拍东西包括心态，包括你创作的整体的思路肯定跟自然有很多关联的，今天我看陈大志先生的作品感触还蛮多的，刚才几位老师都谈的很好，都讲到了，我讲几点感性的认识。

    首先我今天看完之后感触很多，有几幅作品我真的很喜欢，后来我也想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个作品，当然追本溯源，我肯定考虑本质的东西。今天这个展览名字叫墨影，我们也看到这个作品的特点，虽然是摄影作品但是有点像水墨画。我简单讲一下水墨，水墨都知道，我们都是说在古代中国文人抒发情绪的时候，或者表达思想时候用水墨画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方式，水墨画它是用水调配这个墨，有浓墨跟淡墨画一个物像或者心里想表达的内容，当然这个墨晕开的时候，有一点意思是什么，这个说不清楚的地方，我们用意境来总结它，为什么说到这？因为今天下午来的时候看展我们几位也在讨论这个事情，陈大志先生作品这个细节说这个没有晕开，不像水墨画，我针对这点反而这个地方最让我自己喜欢，就是看他作品就是有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融合，融合水墨跟摄影的这两个不同表现方法的优点。水墨画当然是黑白灰来表现物像，有几个具体作品，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叫竹影，就是一个竹子后面有一个山石的，摄影表现它的细节，就是用那个水墨可能没有摄影这个手段做得好，然后还有能表现光影部分，在一个作品当中能看到水墨跟摄影的两个不同手段的那种最好的那个融合，特别触动我，就是我感到了在他作品当中，陈大志先生很准确的捕捉到了那个物像本质的东西，可能是这一点，我一直想这个事情，很触动我，就是他抓住事物本质东西抓的特别好，让我去思考一些事情。我在拍纪录片的时候，早期主要用影像很美表现它，但是做着做着，到后来做了十多年、二十年下来之后，我现在也在找一种能不能用你的影像表现一个事物本质的东西，能很准确抓到它，捕捉到它。其实特别难，我知道，但是今天我在他的好多幅作品上面我看到这种东西，也触动了我，我今天想讲就是这些东西，我也希望陈大志先生今后的作品还能看到这样的东西，特别好。

 
    陈光俊：今天看这个展览挺感动，刚才老师都说了特别特别多，包括陈长芬老师，就是说当这个东西像一个事的时候有点难，，当我们像了以后从怎么像的基础上跳出来，而不是满足其中，就会还是有一些难度。为什么大家探讨你是怎么做的？其实大家最感兴趣你的这种叙事方法。你看到这些东西，包括少白老师也在说，这些东西很多的中国摄影家都拍的司空见惯，并不是拍的构图或者光线有什么大的突破，而是你的叙事方法跟别人不一样，这个是你有意思的事。

    但是这个事是特别的杀手，当你把你的艺术作品降低在小的技巧，或者一个小的方法上的时候，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也是觉得下一步你要用这种方法做什么事才是最最有意思的，是不是还要做中国山水这个事，或是用这个方法开拓更多跟当下有关系的一个事，是我的一个希望。我是一个画廊从业人员，我更看重我们现在艺术家拿来东西之后我根本不问怎么做，包括建军老师也在说，我们方法根本不重要，我们所重要的是那个东西摆在墙上，打出来以后给我的效果，这是我们画廊看到的，我们挑艺术家也是这样，从今天展览呈现方式还是挺传统一个方式，也是很漂亮的，包括这种装裱，我认为是非常成熟的一个表现方法，其实我看重的是你下一步干什么。

    张国田：我发现这次策划特别好，我觉得今天的定位，大家做个作品展览总要起个名字，墨影画韵给大家陷入一种感觉中。前段时间数码摄影的王飞发了个微信，说大家在讨论陈大志先生的这个作品到底是不是后期， 我就说了前期后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幅幅完整的画面把我们的视觉，影像给我带来一种愉悦。我今天翻画册翻了好几遍，我也是大概看，有时候美好东西我不忍心停在那看，我想把它停留住慢慢欣赏，我试图找到对这个照片喜欢的原因。很多风光照片我看太多，包括第一次大志去平遥，赵社长他们要了我一个最好的空间，那么大的空间给一个摄影师，我当时非常不开心，我说凭什么给一个摄影师这么大空间给予他，他说你不知道这个照片有多好，展出来的时候也好，但是不像今天好。你们刚才说技术也好，不是技术也好，就是说画廊不在乎你做什么，他看能不能把照片卖了，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他的这种，刚才他的叙事方法，刚才那位克明说想表达他喜欢的这种抓住本质的画面，我在感觉大志他找到了一种影像的语言中的一个元素，把这种元素中集合在一起，然后又和另外一种语言发生了一种碰撞，产生了一种画面，而这种画面感只能意会没法言传。我也试图寻找他这个东西怎么完成的，我们说这种影像语言和这种语言中的一种元素，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影像，但是我们到了影像就没有研究，后来其实影像里头又有一种元素，就像我们原子子、中子、质子，可能大志研究比我们所走的更远，所以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
中午吃饭时候熊总谈论他的历程，包括谈论他们相识，一个人能把所有工作做好的时候，当他想做这样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他能做好，而且在这个路上会走的更远，而且能赚更多的钱。我太喜欢这个作品，而且有一种买的冲动，就是这样。其实开这样座谈会，无非大家给你出出主意，这让我想起杜尚一举句话：我什么都不是，我是我自己，你们说什么说去吧。坚持自己的创作，会走的更远。

    李欣：我想就我们陈大志先生的作品我们来谈一下我在这5年当中推出一个新的学术观点，其实在国际上已经非常流行。大概40年已经不成问题了，实际上我在这些年的市场研究和挖掘过程当中，我发现摄影在整个美术界和艺术史是缺憾的，我下一个目标其实想把我们摄影重新拉回到我们美术界和我们的艺术史里面，所以我下一个目标是希望我们的摄影大师们能跟我们其他艺术门类大师平起平坐，坐在同一个桌面上共同研究艺术他们之间的一个相通的地方。我今年也有一个专题叫摄影与绘画的关系，其实在国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趋势，大家已经不再停留在这个快门瞬间的一个摁法，我们真正艺术创作是多元化，有多种呈现形式，所以我觉得，创新和你的一个真正有前瞻性一些观点，这是比较重要的。

    宿志刚：来了之后我觉得看了大志这次展览，确实不一样了，确实看到了耳目一新，看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艺术形态的一个展示，这是我看展览的一个感受。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我觉得你这个作品首先跨界，属于跨界艺术，在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是跨界，一个是材料，陈老师把材料，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胶片跟数字的结合，在结合之后产生一个很像国画的艺术，就是很像绘画艺术的一个艺术，但是这种像因为我们这种材料的这种可能性，比如数字喷绘，到宣纸上，表达为一种数字的呈现，都属于数字过程一部分，这部分属于新材料一个实验，我们看到更多叫新媒体，我们管这种艺术叫新媒体艺术。。虽然你的画面呈现出来像国画，像传统的中国绘画一个形态，但是在我们来看跟绘画没关系，是一个新媒体艺术，是你的实验，用传统，用数字，用后期的数据输出实验出来一种艺术影像，达到了跟国画般的一种精致，在美学意义上的相似性，这个让我感到好玩，做的很有意思， 出来的效果特别像国画水墨当中的加上矾处理之后的效果，在喷绘当中和处理当中都表达出来了，这个很神奇，我们很好奇怎么做的，怎么弄的。

    但我觉得你已经达到极致，已经很像了，确实是惊叹你的技术。像了以后我觉得大志先生艺术，怎么像了之后能形成自己的东西，这种材料我实验完了，我想干的第一个目的，像国画你做了，但是第二个目的你应该像你自己，怎么像你自己，一看就是大志的美学，大志的艺术特征，大志的境界，大志对世界的认知，你对世界的，你的生命跟世界对话的积淀，对自然界的歌颂，对宇宙的歌颂，这个可能是我作为艺术家可能最后关注的。

    王武：我总体感挺好，走这么一个中国山的路子。但是大志也很谦虚，面临了很多观众，或者专家，组织，是否经过了PS，因为大志老师也是不厌其烦的解说这些，包括赵老师也在给大家解释，这个事情已经多余了， 不用再说了。因为再好的技术，都会很快被学会，但如果你中国山水情怀抓不住就无法表达出这个效果，这个本质是艺术，艺术是不可复制的，技术是可以学习的。

    马夫：今天大志兄作品有点像画，我们又变成绘画摄影关系一个评论。其实可能不仅仅这个原因，可能因为我们时代，因为我们摄影已经不是我们曾经想象的摄影，讨论讨论有点就象一个建材的一个讨论。因为就是大志兄做了一地砖，做的很像木地板，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到底是木地板好，还是瓷砖模仿木地板好，这种讨论毫无意义，就是真的怎么都可以，都没有问题，哪有什么像什么不像什么，像多少好。其实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媒介的问题，对于艺术的媒介，因为在媒介当中绘画一直是有霸权的，比如说我们很多绘画的人，包括很有名一些画家，他们美术作品画画就是利用了，或者挪用我们摄影，但是这种挪用完全把摄影成分侵蚀掉；但我们摄影所谓挪用美术时候我们几乎是削弱不了，或者消减不了美术成分在里头，而且摄影和美术这个关系，德国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画家叫米希特，他在1962年就说，他说只有摄影才是顺应历史发展一个东西，他说绘画变得没有意义，那是1962年，我们2014年还在讨论这个非常可笑，我就说到这。

    吴常云：我跟大志很早就认识了，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看一下大志的照片，当时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还真是非常有新意，当时的作品还不是很成熟，而且在制作方面也是初步摸索阶段，我就希望大志更进一步去摸索，这个路子我觉得很好。因为咱们风光摄影应该在摄影圈子里头，拍风光摄影的人应该是最多的，作品也最多，每次什么全国影展来稿里面风光作品量非常之大的，但是后来受到攻击也是很多的。我想一想为什么，主要还是咱们刚才谈到摄影的这种记录功能，纪实功能，你要摆脱这种是非常难的，大部分风光作品有雷同趋向，要跳出这种雷同非常难。因为摄影这个快门一摁就是对对象的一个忠实记录，那么我觉得大志在这方面是有开拓的，你的这个展览和你拍的题材大部分现在是风光类的，那么我觉得摆脱那种纯写实，应该说是一种写意的风光摄影，那么些意的东西就要写自己胸中之意了，是你自己的感受，个性化的东西，我觉得你这种手法、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艺术魅力，应该在风光摄影里头应该是独辟蹊径的。所以我觉得迎新社长能够把大志推出来也是很有眼光的，应该是一个伯乐。应该在摄影界多推出各种创新思路和创新手法这些摄影师，这样我们风光摄影才能丰富，我们摄影门类才能丰富。我觉得今天看了大志这个展览以后，我觉得已经比以前成熟了很多了，但是还应该在这方面更加努力的去摸索，而且应该胆子更大一些，更放开一些，真是要把气韵生动中国传统绘画里头这种精神的东西，在你的摄影作品里面体现。是一种摄影跟绘画的一种结合的产物，因为你没脱离开摄影，没脱离开相机，没脱离开胶片，但是既是一种结合又要超越。

    白建春：首先非常感谢出版社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有机会欣赏到大志这么好的作品，倾听各位老师各位老总的见解。因为工作的关系和个人爱好关系，自己对摄影还是很关注的，也会经常欣赏不同的风格作品。但是大志作品看到时候还是让我感到很激动。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郑板桥那幅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让我感动，让我震撼。我个人想主要有以下这几个层面。

    首先是在语言的层面上，他是通过创造性的运用摄影的各种技术手段，实现了抽象与具像，概括与精致这种写意，比较好的，或者是比较充分的表达了自己的审美理想。

    第二个层面就是文化层面，他具有东方神韵，中国品德和时代气派，他以个人文化底蕴和修养在自己这一个浑然天成的境界里面传承并且创造性的发展了我们的传统艺术，中国文化。

    第三个层面就是从价值，或者哲学层面上他做出了一种智慧、而且坚定的价值选择。一个伟大的作品它之所以不朽，就是因为它能够以自己典型的个性的表达方式体现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大志先生作品他正是通过自己的这种独特深刻的人生体验，体现了许多人、或者无数人的认知和情感。所以我想这些作品也是生命是长久的，而且是常青的。爱迪生曾经有过一句话，叫做天才是1%的灵感99%的汗水，我想这个对于搞艺术的人来说，这个汗水大家都要付出，这个不用讲了，但是灵感每个人都不相同。曹丕曾经有一句话：“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每个人天生的气韵不同，写出的诗自然就不一样。我想大志先生这条路属于他自己也是别人不可复制的，祝愿他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熊伟：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了，因为我在《数码摄影》干的时间很长，在座好些老师很熟，接触这些老师比大志进入到这个摄影圈子时间长得多，我其实有一个感受，就是，第一，摄影作为一门艺术也好，还是技术也好，它实际上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它是不难的，就是一个初学者，原来没有接触过摄影的人可以在比如5年的时间，然后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说做出一定的成绩。至少说明这件事情如果从技术本身来讲，其实它不难。但是我接触摄影，接触很多老师，给我感觉有一个困惑，就是摄影很难有突破。好像大家经过了很长时间在艺术上的尝试努力之后，好像要找到一个新的点，突破自身的所达到一种高度怎么样再上一层楼，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难。我自己就在想，摄影如果作为一种艺术怎么样去突破，肯定不能从摄影本身去寻找这种机会。因为现在全民摄影，我相信如果加上手机全国至少超过5亿人在做摄影，所以凡是你能想得到的点，你能想到的角度，你能想到的构图，你能想到用光方法，我想可能没有人没有尝试过。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出新意，而且摄影本身有记录功能，有表达功能，更多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思想能够通过摄影这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而且我们到底要怎样表达，这个好像就已经不是摄影范围本身的事情了，我们自己思想的突破，我们的艺术修养的突破，我们对于整个这种宇宙、对于人生这种哲学思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很深的思考，然后我们试图去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这件事情没有想清楚，你不知道你自己想表达什么样的东西，那其实所有一些方法其实没有什么用，你表达出来跟别人肯定是一样的。

    我非常同意刚才几个老师都谈到的问题：摄影本身不能解决摄影界的问题。如果摄影不把艺术角度展开，不从文化的角度来展开，摄影没有什么太好的发展。所以不管用什么样方式，都是一种探索，都是很值得去尝试的探索，但是更多我们整个摄影界也好，艺术界也好，思想解放，思想的一种升华提高，自己艺术修养的提高，则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从我们媒体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这方面我们也需要做一些工作，我们怎么样去突破这种眼界的局限，让我们眼光能够放的更长远。


    陈大志：其实今天这个展览对我来说是个总结，也是个起点。我现在心中是比较困惑，下步怎么走，确实有一些困惑。但是其实我回想起来摄影这个事对我来说出发点非常朴素的。当时要换一下环境，锻炼身体，到大自然里去放松身心。走着走着自己就慢慢特别想表自己心里这个东西，而且说实话这个技法本身，刚才老师也说只是找到一种表达语言， 我特别喜欢中国绘画中的那种意境，特别喜欢水墨笔触的形式美。有幸的是我找到了表达的方法，跟中国绘画元素比较契合，可以在摄影作品中充分表达中国文人心中的山水情怀。孔子针对学易经曾说：要玩而索之！不要为了艺术而艺术，我们就是到山水之间跟大自然交流。我始终是提醒自己要保持这点。以自然为师，与大自然里交流，我自己也陶醉在其中，内心那种激情真正得到一种释放。这种感觉对我来说，真的是很畅快淋漓那种感觉。

    当然一开始摄影，我心里这个想法也是非常朴素的。我觉得我是个中国人，我要拍片，我怎么能把中国这种意境表达出来，这个确实在主观上有这种追求，所以碰到这种技法我就去放大，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摸索。究竟走到哪一步，我也不会现在预设。我觉得还是在自己的心里不断思考，不断修炼，在不断的拍摄过程中慢慢去找。古人云：琴棋书画，不修心，如同万物丧志！答案其实就是修心，不断从中华文化和艺术宝库中汲取灵感和力量！
谢谢今天大家提了很多建议对我非常有启发，我也会继续努力，谢谢大家。

    赵迎新：我们座谈会今天就结束，感谢各位专家和老师们今天给我们很多的好的建议评论，包括对于我们在艺术绘画，包括在艺术的表达方式，还有包括我们今后在艺术探索，包括在国际话语中的传播，怎么去把我们这种文化和艺术能在国际上有认知，能够把我们摄影家推出去这些方面都做了非常丰富的发言，特别感谢大家我想对陈大志先生今天座谈会能有很大的收获，我们也有很大的收获，我想我们出版社也是有责任肩负起这个使命，推出更多的更好的摄影家的作品，同时也把他们推到国际舞台上去，让更多的人认知他们，也使摄影真正作为一种艺术的表达能够融合在中华文化艺术的宝库中。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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